
2014

年9

月7

日

星
期
日

编
辑

陈
熹

美
编

石
岩

组
版

颜
莉

文
艺
动
静

B06
人们总是钟情于青少年时

的音乐。比如父母们往往对流
行歌曲头疼不已，却爱听10年
前的热门金曲。近些年，心理学
家和神经系统学家已经证实，
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
一种神经系统的指令。因为从
12岁至22岁的这段时间，正是
你成为“你”的时间。

研究者发现，相较于成年
之后听的歌曲，我们的大脑会
将我们与青少年时期听的歌维
系得更加牢固——— 这种维系不
会因为年岁增加而减弱。音乐
的怀旧，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一
种文化现象：它也是一种神经
系统的指令。无论我们的品味
在其他方面变得有多复杂，我
们的大脑可能还是会停留在那
些在青春期所着迷的歌曲里。

除了爱和药物之外，没有
其他物质能够像音乐一样激发
人类的情绪反应。脑成像研究
表明，我们最爱的歌曲能够刺
激大脑的快感回路，快感回路
释放出一股多巴胺、血清素、
催产素以及其他影响神经系
统的物质，让我们感到心情愉
悦。我们越喜爱一首歌曲，就
越能体会到这种神经系统的快
乐，这种被可卡因所追逐的相
同的神经递质充斥着我们的大
脑。

音乐点亮了每一个躯体里
神经活动的火花。从12岁至22

岁，我们的大脑经历了迅疾的
神经系统发育——— 在这段时间
内我们所喜欢的音乐似乎与我
们的脑叶永久地关联到了一
起。当我们与一首歌产生了神
经系统的联系后，我们也创造
出了一种强烈的记忆痕迹，它
满载着剧烈的情绪，这种情绪
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青春期
生长激素的泛滥。

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些年月
的记忆是如此地生动持久呢？
利兹大学的研究者在2008年提
出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解释：
从12岁至22岁的这段时间，是
你成为“你”的时间。这个阶段
在你生命中变得极其重要。他
们不仅仅促成了你的自我形象
的发展，也变成了你自我形象
的“一部分”——— 你自我意识中
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一过程中，音乐发挥
了两个作用。首先，一些歌曲成
为我们本身的记忆，这些歌曲
是如此强烈地慢慢潜入记忆之
中。数十年后，我们仍然可以在
每个KTV之夜唱起这首歌。第
二，这些歌曲形成了我们对于
彼时感受的背景音乐，那些时
光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
要的几年。在我们初吻、初次参
加毕业舞会、初次吸烟时播放
的音乐，都属于这种记忆，并呈
现出一丝丝记忆的深刻性。即
使记忆本身消减褪色，被贴上
音乐标签的情感余晖仍然萦绕
回旋。

成年人的品味其实并不
差，我们的鉴赏力更加成熟，但
是，无论我们变得有多成熟，音
乐仍然是一个逃生舱口，让我
们成熟的大脑回到年轻时那青
涩、纯粹的热情中去。听到那些
曾经的最爱歌曲我们好像能一
瞥那些年月，经年已逝，但快乐
永在。
(原文作者：Mark Joseph Stern)

本报实习生 董兴生

这年头，谁还会在一个凉风
习习的晚上，花钱去剧院里听诗
歌朗诵？

8月30日晚，在山东省会大剧
院上演了“声动泉城——— 2014名家
名篇诗文咏诵会”。焦晃、张家声、
丁建华、乔榛、姚锡娟、肖雄……
多位朗诵界名家相继登台亮相。

全场1500个观众席位座无虚
席。这让登台的著名话剧演员肖
雄很吃惊：“真有这么大的需求
吗 ？观 众 真 会 喜 欢 这 些 东 西
吗？”。

还真有人喜欢，1500位观众用
脚投了票，其中多半是“老年白
领”——— 头发白了，收入不错，算
是有钱有闲的济南市民。

今年78岁的王老先生在上世
纪 5 0年代上大学时就很喜欢诗
歌。他和老伴下午5点就出了门，
倒了两趟公交车来到省会大剧
院。“我自己也写诗，还在我们单

位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王老先
生是山东省民盟成员，对这次前
来朗诵的乔榛、丁建华、肖雄等都
很熟悉，“可惜的是濮存昕没有
来”。

在济钢集团上班的李先生带
着妻儿还有几个亲戚一起来听咏
诵会。“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就是
上世纪80年代，诗歌很流行，我个
人也非常喜欢诗歌。”李先生说。

1500人中，年轻的面孔不多
见。与长辈们的兴奋相比，李先生
的儿子很淡定。“纯属尽孝，如果
是我自己，肯定不来。”李先生的
儿子说，诗歌意境离自己太远，他
更愿意去听明星演唱会。

“对于朗诵，有些人不理解，
感觉是装腔作势。但是如果真的
听进去了，和朗诵者一同体验作
品的内容和思想感情，心里就会
很高兴。”王老先生说他常常能与
朗诵者一起进入佳境。

“现在整个社会都很浮华很
浮躁，都喜欢那些娱乐至死的快

餐文化。没有深刻哲理，没有文学
精华，不能给人美的享受，只有感
官的刺激。”著名表演艺术家、导
演许还山告诉记者：“文字的欣
赏是无声的，诗歌朗诵是有声音
的文字，加上音乐和朗诵者的表
演，给人的印象就会更深。听完
之后能引起人很多联想，给人深
层次的体会，这应该就是它的功
能。”

并不是每个人都懂艺术，但懂
艺术真的重要吗？观众董先生说：

“不见得我非要完全欣赏得了，听
着心里感觉非常舒服就很好。”

对大多数经历过“沸腾而激
荡的诗歌时代”的中老年听众而
言，诗歌和诗歌咏诵者承载了他
们共同的时代记忆。相比当下年
轻人的偶像，“老年白领”对偶像
的痴迷也同样强烈。

今年75岁的周大爷就直言，
当年看了丁建华、乔榛配音的电
影《叶塞尼亚》后念念不忘，这次
来只为听听当年喜欢的声音。

本报记者 张红光

德国人几乎是最爱读书的民族，全世
界图书中12%的书籍是德语的，平均每
1 . 7万人就有一家书店，密度冠绝全地
球，可现在，德国人不爱读书了。

“你试着听过书吗？在德国，很多人
都在听书。”9月3日，在第十二届北京国
际图书节名家国际高峰论坛上，德国波
恩大学汉学系主任、著名汉学家沃尔夫
冈·顾彬坐下来，悠悠地说。

1978年，33岁的顾
彬因为“偶遇”李白的诗
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拾地投入了汉文学的怀
抱。随着对中国文化越
来越深的了解，顾彬开
始以“口出垃圾狂言”闻
名中国文坛———“中国
当代文学都是垃圾”；

“中国的作家胆子太小，
他们不敢发出自己的声

音”……
可今天，他谈论的话题无比美妙：

“看书是一种艺术，但我们可以有三种方
法来看书，我们可以用眼睛，我们可以用
鼻子闻一闻，还可以用耳朵。当我们用眼
睛看书的时候，我们对书的态度是非常
安静的。但是我们用眼睛来看书时，我们
真的看得懂吗？在德国，我们经常喜欢到
文学中心去，在那里听某一个作家，无论
他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听他用自己的声
音给我们念一下他的作品。听是一种艺
术，德国人非常主张朗诵诗歌，还有朗诵
文学作品，但是很可惜，中国人很少喜欢
好好朗诵他们自己的作品，有不少中国
当代作家要是朗诵他们的书，反而会破
坏情趣。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念。”

听书为什么对德国人那么重要？顾
彬说：“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用眼睛看的
书，跟我们听一个人给我们朗诵的书是
一模一样的，其实完全不同。因为在朗诵
中，我们可以强调补充某些意思。通过声
音，我们能够从文学作品的深邃中，挖出
来一个用眼睛看不到的意义。所以现在
听书在德语国家非常受欢迎，每一个人，
从小孩到老头、老太太，都会喜欢听一个
有名的演员朗诵，因为我们会在他的声
音里找到一种内涵。”

顾彬讲，曾经有一位70多岁的台湾
诗人去德国朗诵，去的听众大多不懂中
文，诗人想找位翻译，但被大家阻止了。
听众说：“我们就听你中文的朗诵。虽然
我们可能听不懂，但是我们喜欢听一个
中国作家的声音。”

顾彬说，在德国，基本上都是女人在
看书，能占到看书者的70%。女人喜欢美
丽的东西，在德国人眼里，书应该是美丽
的，掂在手里很轻，纸张很好，甚至味道
会很香。

本报实习生 董兴生

“古时候有很多有钱人，自己明明有一双眼睛，但自
己是不读书的，他们是雇别人来读书给自己听。从今往
后，我就是您身边的这个读书人。”每
一期《罗辑思维》中，罗振宇都会说这
句话。

原来，书不仅可以读，还可以听。
从2012年12月21日问世至今，每周通

过微博，粉丝都可以看到《罗辑思维》这
个知识性脱口秀栏目。秉承着“死磕自
己，娱乐大家”的精神，在一周时间里，罗
振宇和团队都会经过大量阅读，然后将
书本浓缩成四十多分钟的视频，与粉丝
们分享读书的收获所得，启发听众的独立思考。

如此一来，无声的文字瞬间变成了可观可感的音像，
粉丝们不用再去读书，只要听“罗胖”说书就行。罗振宇坚
持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让文字越来越没有吸引
力，“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的直观可感，更利于打造“魅力
人格体”。

除了视频外，罗振宇还像患了强迫症一样，每天雷打
不动地把60秒微信语音推送给粉丝。“没有人会去阅读皇
皇巨著，虽然他知道那一定很有营养。人们需要的是一个
可信任的人来告诉知识的内容点……未来的媒体产业，
很可能就是小而美的。”罗振宇如此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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